
約 定 

高級的餐廳、優雅的音樂、美味的餐點，一切都是那樣美好，但在美好的背後，

卻有一股暗潮在底下互相較勁，想將彼此吞沒。 

在湯、梅兩家的聚會上，大人們談得快快樂樂，氣氛熱絡得很，然而兩方的小孩

卻各懷鬼胎，沉默不語。 

說小孩……其實也不小了，男的二十二、女的二十，都可以投票選總統了，只不

過在兩家人的眼中，他們永遠是父母心中的乖巧孩子。 

乖巧？不不不，那只是表面的假象而已，他們彼此可是非常清楚。 

湯母率先興奮的說：「既然我們兩家已經這麼親，那乾脆來個親上加親好了，說

老實話，我好愛你們家小蓉，好希望她當我們家媳婦呢。」 

「真的？我也好愛你們家顯臣，穩重又有禮貌，現在已經很少看到這麼好的孩子

了。」梅母笑著接連應聲。 

這兩家母親都屬長舌派，一聊起天來很少人有辦法插得了嘴，連她們的老公也

是，瞧她們談得多高興呀，卻沒見其中一個當事人的臉已經黑了下來，另一個倒

像是沒聽到一樣。 

一得到梅母的支持，湯母更是躍躍欲試，「他們倆從小就玩在一起，都這麼熟了，

乾脆我們來學古代人訂親，反正也沒聽他們倆有交什麼男女朋友，那就來訂婚

吧，先訂下來，過幾年等他們事業上有點成就時再結婚，這樣剛剛好。」 

梅母非常同意的點頭，「不錯不錯，這個主意我喜歡，我的眼光很少有錯，顯臣

絕對會是個好丈夫，被別人搶走那多可惜，得趕緊先幫我們家若蓉訂下來才好。」 

「那就這麼說定了，我們趕緊找個好時間……」 

「這種事當然是越早越好……」 

「嗄？媽，等一下！」 

其中一個人終於忍不住發難，「我才二十而已，連大學都還沒畢業，妳怎麼就急

著把我……哎呀！」痛，居然掐她大腿！ 

梅母的笑容依然不變，「親家母，妳看看若蓉多開心呀，喔呵呵呵……」 

「是呀是呀，真是太好了。」 

「媽，妳讓我說完，雖然我沒交男朋友，可是……噢！」該死，這次是腰！ 

「對了親家母，你們家顯臣的意思呢？」 

湯母呵呵輕笑了幾聲，「哎呀，知子莫若母，他哪裡會說不好呢？」 

「湯伯母，妳也該讓顯臣說話呀，說不定他根本就……嗚哇！」好痛，大腿同一

個地方居然被連捏兩次，她要飆淚了啦！ 

附帶一提，這兩家母親也屬強橫派的，說一是一，幾乎不讓人有反駁的餘地，在

家是君臨天下的女王，出門當然也一樣。 

「喔呵呵呵……親家母，那我們就這樣說定了。」梅母根本不管自家女兒的抗議，

直接當作什麼都沒聽到。 

「今天真是太開心了，剛好晚餐也吃完，那我們就去樓下的酒吧慶祝吧。」 

「好主意，說走就走。」 



「走嘍，老公你也一起來呀。」 

兩家人陸陸續續離開餐桌，有說有笑的轉移陣地繼續享樂，只剩下被自家母親捏

大腿捏到飆淚的梅若蓉還不肯走，還有她對面那看起來事不關己，依然默默喝茶

的男孩。 

剛才有母親大大在場，被制得死死的，現在大人都走光了，梅若蓉終於可以毫不

客氣的咆哮出聲— 

「湯顯臣，你莫名其妙多出一個未婚妻來了，難道你都不嘔嗎？」 

湯顯臣還是一臉的冷淡，「我嘔什麼？對我來說沒有差別。」 

「你嘔什麼？沒有差別？」 

她快吐血了，因為她好嘔呀！「你到底在想什麼，難道你一點也不想反抗，就這

樣任由她們兩個女王搓圓捏扁，隨便將我們倆給搓在一起？」 

「她們開心就好了，妳也知道抗議無用，只會讓自己慘遭毒爪而已。」剛剛就是

血淋淋的實例呀。 

「這……」 

明知道他說的是事實，但梅若蓉還是不甘心，「這怎麼辦才好，我現在是沒男朋

友，可不代表以後沒有呀，如果以後找到我的真命天子時怎麼辦，他就娶不了我

了呀！」 

將手中的茶杯放下，湯顯臣沉默了一會，原本淡漠的瞳眸突然閃過一絲精光，「那

這樣好了，我們來個約定吧。」 

「什麼約定？」 

「要讓她們倆放棄並不是這麼簡單的事，如果……」 

「如果什麼？」 

「如果妳能交到一個男朋友，讓他愛妳愛到為了搶妳，不惜一切痛揍我這個未婚

夫一拳，這一定能讓她們大受震撼，而我就拿這個理由假裝氣憤，趁機要求解除

妳我之間的婚約。」 

「真的？這樣她們真的就肯放過我們嗎？」 

「妳要不要試試？不試就是死路一條，試了還有一線生機。」 

「試！我當然試！」 

有了湯顯臣這個提議，梅若蓉瞬間鬥志高漲，銳不可當！ 

看著吧，她絕對會找到她的真命天子，然後她的真命天子就會幫她解除這個可笑

的婚約！ 

「湯顯臣，我們就這樣約定，她們兩個女王一定想不到我們表面答應，其實私底

下正在想盡辦法推翻暴政，等著瞧吧！」 

「是呀，妳加油。」 

雖然茶已經冷了，但男孩還是倒了一杯又往嘴邊送，然而被茶杯遮蓋住的嘴角卻

微微揚起一抹笑容，只可惜兀自熱血的女孩完全都沒察覺。 

她自己慢慢加油吧，而他……則會在一旁看好戲，順便幫忙｜幫倒忙。 

嘖，這個女人呀，真是好騙。 



第 1 章 

六年後 

 

「若蓉，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告訴妳。」 

剛看完一場不知道在演什麼鬼的電影，梅若蓉一臉幸福的和男友在熱鬧的街上散

步，突然之間，男友來了這麼一句，語氣還非常慎重，就像是再三思量才作出一

項重大決定一樣。 

梅若蓉期待的瞧著他，「什麼事？你說呀。」 

他抓住她的雙肩，深情且堅定的開口，「我愛妳，不能沒有妳，所以找天叫妳那

個未婚夫出來吧，我一定要他把妳讓給我！」 

「你是說真的？」 

男友非常深情的說道：「那是當然，我想了好久，如果失去妳我會怎樣？我發現

自己會生不如死，對妳牽腸掛肚，所以我絕對不能失去妳，一定要把妳從他手上

搶回來！」 

能聽到他這麼說，梅若蓉簡直開心極了，她終於找到能為她揍湯顯臣一拳的真命

天子，這個結果她已經苦苦等了六年，她就即將解脫了！ 

雙眼泛著感動的淚，她緊握住他的手，「你對我真是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會讓

我失望。」 

「那是當然，我愛妳，更不想讓妳被這莫名其妙的婚約給纏住，一切就包在我身

上，我會幫妳擺脫痛苦的！」 

「我好感動哦……」 

梅若蓉笑得燦爛無比，鬥志也瞬間飆高起來，「我會盡快約他出來見面，這樣吧，

打鐵要趁熱，就約明天好不好？」 

「好呀，明天就明天，我明天一定會要他好看的！」 

「嗯！」 

梅若蓉信心十足的握緊雙拳，內心得意的叫囂。湯顯臣你就等著瞧吧，這次一定

要在你臉上留下勝利的印記，讓你欲哭無淚！ 

糾纏她六年的麻煩就快解脫了，哇哈哈哈…… 

 

隔天晚上，他們約在一家咖啡廳見面……不對，是談判。 

梅若蓉和男友坐在同一邊，男的盛氣凌人，女的笑意盎然。沒辦法，她真的是太

開心啦，畢竟她想看那男人被揍已經很久了。 

然而坐在他們對面的湯顯臣則是一臉淡漠，心平氣和的喝茶，一點都不受對面那

兩人影響。 

男友觀察了湯顯臣好一會，終於開口，「你就是若蓉名義上的未婚夫？」 

「我是。」 

湯顯臣一襲名貴的灰色西裝，襯托出他不凡的氣質，優雅卻冷淡，就像他沒什麼

情緒的表情一樣。 



梅若蓉的男友一見到他，瞬間覺得自己被這種氣質給比了下去。 

絕對不能被他的氣勢給壓下！於是他刻意拉大嗓音，「她並不愛你，如果識相的

話你就該放開她，讓她自由！」 

湯顯臣並不看他，依然自顧自的喝茶，「那她愛你嗎？」 

「當然愛！」 

「妳愛他？」湯顯臣終於瞧了女人一眼。 

梅若蓉笑得可得意了，「那是當然。」 

「喔。」 

他這一句淡淡的回應摻雜了一絲不屑，只可惜對面的兩個笨蛋都聽不出來，只當

是一句無意義的發語詞。 

男友趕緊乘勝追擊，「既然懂了，那你就最好識相一點，趕緊答應放手吧！」 

湯顯臣不回答他的話，倒是反問：「你覺得你配得上她嗎？」 

「嗄？」 

「你了解她的家世嗎？」 

「呃……」 

「你知道她到底是看上你哪一點？」 

「我……」 

「不知道，是吧？」 

男友被湯顯臣的連三問給堵得說不出話，一股氣悶在胸口，有種說不出的窩囊

感，而坐在他身旁的梅若蓉笑容也已經消失一半，總覺得氣氛不妙。 

她有種不好的預感，她的革命大業似乎……又往失敗的坑裡掉了。 

「她果然沒告訴你。」 

湯顯臣聳了聳肩，難得好心解答，免得別人死得不明不白，「其實她這個人很天

真，只是單純覺得你的身材符合她的標準而已。」 

「身材？標準？」 

「看起來壯壯的，揍起人來應該很猛很有力，而且一拳就能將人給打倒，就是這

樣。」 

狐疑的瞧了女友一眼，就見她依然是笑，但笑容中卻多了一抹心虛。 

「你別聽他胡說。」梅若蓉乾笑著駁斥。 

湯顯臣繼續挑撥，「我說的話是有根據的，她的男友從斯文小生逐漸往有肉、有

力的猛男演進，你的身材在她歷任男友來說算是中等的，不過看起來似乎外強中

乾。」 

「你說我外強中乾？」 

男友氣得突然伸手抓起氣定神閒的男人，沒想到湯顯臣的手順勢一滑，將整杯茶

都奉送到對方襯衫身上。 

「唔？」 

梅若蓉倒抽一口氣，在一旁瞧著他們倆劍拔弩張，眼睛睜得老大。 

喔喔喔！終於要開打了是不是？ 



打吧打吧，一拳揍過去，管他生氣是為了什麼理由，只要揍過去就對了，快點動

手呀！ 

湯顯臣瞄了對方身上的茶漬一眼，有禮卻非常疏離的說：「喔，真是抱歉，我沒

想到你會突然動粗，茶還拿在手上來不及放。」 

瞧著自己的一身狼狽，男友早已不管今天來此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只想要捍衛自

己的自尊。 

「你—」 

「如果要我負責衣服的乾洗費，請開口說一聲，我很樂意補償，如果要我重買一

件襯衫還你也行，反正一點小錢，對我來說並沒什麼差別。」 

「閉上你的嘴！」 

男友被激得完全失去理智，掄起拳頭就想往他臉上揮去，但他眼睛連眨都沒眨，

又老神在在的出言阻止。「請等一下。」 

「哈，怎麼，怕了是不是？要是真怕就快點向我求饒！」 

「我只想搞清楚，你要揍我一拳是為了哪樁？自尊？女人？」 

梅若蓉趕緊接口，「當然是為了我！」 

湯顯臣白了她一眼。她就真那麼想看他掛彩？ 

這個無情的女人，兩人之間都已經鬥六年了，難道她還不懂嗎？ 

「呃？」 

男友瞧了瞧她，才又想起自己今天最重要的任務。不過沒差啦，他就是要揍他一

拳，管他是什麼理由！ 

「兩個都有，你認命接我一拳吧！」 

「再請等一下。」 

男友原本要揮下去的拳頭又頓了一下，心想這人怎麼這麼囉唆，痛痛快快讓他打

一拳不就好了，他會拿捏力道不把人打死的！ 

「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講話這麼粗魯？湯顯臣微挑了下眉。這個女人眼光還真差。 

他面無表情的指指天花板上的監視器，「在揮下這一拳之前，請你先衡量自己有

沒有打官司的本錢，我可以不追究你的打人行徑，可是我家人卻不會這麼想，他

們一定會告到你身敗名裂、傾家蕩產，讓你徹底後悔因為一念之差揮了我這一

拳。」 

「什麼？」湯顯臣的「好心提醒」徹底嚇到他了，他哪裡會有什麼本錢打官司呀，

「你還真是……」 

真是糟糕，見男友開始猶豫不決，梅若蓉趕緊火上加油，「不要緊，打下去，如

果他們家真想打官司，我就幫你出錢！」 

湯顯臣嘲諷一笑，「這個提議不錯，她家滿有錢的，如果你不介意讓女朋友救你

的話。」 

「湯顯臣，你閉嘴！」 

「我只是實話實說。」 



被晾在一旁的男友突然覺得自己今天來到底是要幹麼？是來搶女朋友？來專門

揍人一拳？還是來自討苦吃？ 

湯顯臣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任何威脅性，但這只是假象，光從他的舉止對答就

可以感受出來，他絕對是個狠角色，而且是表面不動聲色，在私底下就能將敵人

給碎屍萬段的狠角色呀！ 

天吶，他怎麼會被梅若蓉洗腦洗到自願來招惹這個陰險的傢伙呢？這實在是太不

理智了，他差點就要被她給害死！ 

好不容易終於明白彼此之間的懸殊實力，他馬上放開湯顯臣，有些不自在的搔搔

頭。 

「呃、其實……今天的事都是一場誤會，你就……別放在心上了。」 

「嗄？」 

梅若蓉錯愕的瞪著自己男友，不敢相信他居然臨陣倒戈。 

「能解開誤會就好。」湯顯臣順了順被拉歪的領口，還是一派悠然，「要坐下來

繼續喝茶嗎？」 

「不了，我還有事，你們……這一對未婚夫妻就繼續聊吧，我先失陪了。」 

「嗄？喂喂喂，你怎麼就這樣走了，給我站住！」 

梅若蓉真的是氣到快吐血了，這是哪門子的真命天子，簡直就是豬頭啦！ 

瞧她那又氣又惱的慘敗表情，湯顯臣終於揚起一抹淺笑，「看來……他還不夠愛

妳。」 

「你！」 

該死！真是該死！這邊暫時先擱著等會再處理，她得先追回她的打手，要不然她

真的又要慘敗了！ 

 

「別走，我命令你別走—」 

不計形象狂奔出咖啡廳，她終於在門前逮到她那臨陣脫逃的男友。 

「你給我站住！你這樣就叫愛我？見鬼的愛我，你這個窩囊廢！」 

「喂喂喂，小姐，妳說話客氣一點。」 

他一整個洩了氣，開始埋怨，「妳這簡直就是要我為妳去死嘛，我真是看清妳了，

原來妳只想利用我而已。」 

「我……我哪有？」她有些心虛。 

「哪沒有？拚命慫恿我犯罪，像是沒見到我被抓去關就很不甘心一樣，這樣還算

是我的女朋友嗎？」 

「這……」 

「若蓉，妳真的愛我嗎？」 

她非常自然的點頭，「那是當然。」 

「那妳愛我哪一點？」 

「呃……」又開始心虛了…… 

「是愛我的人？還是愛我的拳頭看來夠份量，一拳就能把妳那名義上的未婚夫打



倒？」 

「……」 

「答不出來？梅若蓉，妳實在是讓我太失望了。」 

他有些喪氣，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被這個女人給迷得團團轉，「妳知道從他一

進咖啡廳後，你們倆給我什麼感覺嗎？」 

「什麼感覺？」 

「你們是一對，我才是那個多餘的。你們不管怎麼看都像是在鬧彆扭的戀人，女

的故意找其他男人回來氣男的，偏偏男的不吃這一套，還三兩下就把女人帶回來

的沒用男人一腳踢走。」 

而他就是那個被踢走的沒用男人，還真是痛呀！ 

梅若蓉傻愣愣的聽著男友形容她和湯顯臣的關係，僵硬的笑了幾下，不知該說什

麼才好。 

他們倆才像是一對？只不過是在鬧彆扭？那這個彆扭鬧了六年會不會也太久了

點呀？ 

「若蓉，我再問妳，妳是真的想找一個真正愛妳的人，還是只想找一個肯為了妳

揍他一拳的人？」 

「……這有什麼差別嗎？」 

「差別可大了，如果妳只是想找個肯為妳揍他一拳的人，那很簡單呀，直接砸錢

僱個打手或黑道送他一拳就夠了，哪裡還需要這麼麻煩的換了一個又一個的男朋

友，就只為了揍他一拳？」 

「呃……」 

可是這樣犯規，和他們當年的約定就不一樣了。 

不過……或許可以考慮下次這麼做試看看。 

「所以了，妳還有什麼話好說？」 

梅若蓉還是不放棄的繼續質問：「那……那你之前說如果失去了我，你會生不如

死，牽腸掛肚，所以絕對不能失去我的那些話……」 

「甜言蜜語多多少少會誇大了些，這是很正常的呀。」 

「嗄？可惡，你這個只會說甜言蜜語的沒用傢伙！」她氣得拚命搥打他，「氣死

人了，虧我還這麼期待你可以……」 

「夠了夠了，別太超過！」他馬上抓住她兩手，以防自己得內傷，「梅若蓉，我

真的是看清妳了，我們分手吧。」 

她不敢相信的死瞪著他，「你要分手？」 

「是，我要分手。」 

「好呀，要分就來，你以為我真這麼希罕？」她放開了手，完全沒有一點遲疑，

「再見，不送。」 

「什麼？妳……」還真是可惡又無情的女人！ 

男人火大的哼了一聲，甩頭就走的棄她而去。 

直到前男友徹底消失在她面前之後，梅若蓉才挫敗的蹲下身，抱頭懊惱。 



「唉……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團糟的局面呢？」 

從以前到現在，似乎沒有一次不是像現在一樣不歡而散，她的敗績累積到現在，

就連國父革命的次數也早已經不夠看了。 

奇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明明她一開始的確是很認真，非常努力在尋找她

心目中的真命天子，為什麼弄到最後卻變成在幫自己找打手，只為了揍湯顯臣一

拳？ 

是了，就在她頭幾次帶男朋友找湯顯臣，要讓他履行諾言時，總是會被他找機會

擋了回去，末了還揚起嘴角嘲笑她說「他還不夠愛妳」，讓她氣得只差沒有當場

吐血給他看而已。 

一次、兩次，她還可以當作男朋友真的不夠愛她，可是次數一多，她就可以很確

定的說，那個臭男人一、定、是、故、意、的！ 

她在約定兩年後才真正認清，湯顯臣根本就沒解除婚約的誠意，從頭到尾都只是

在耍著她玩而已！ 

「真是該死！」一想到就氣！ 

而似乎也是從那時開始，她就專挑有肉一點、壯一點的男人當她的男朋友，力求

讓奸詐的湯顯臣吃一吃苦頭，這樣才能消她的心頭之恨。 

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敢揍他。好嘔呀…… 

「不行，我不能認輸！」 

沮喪完之後，梅若蓉又站起來打算振作，或許該聽前任男友的建議，砸錢僱個打

手或黑道假扮她的男友，然後直接送他一拳，讓他徹徹底底的吃個大癟！ 

對，他這個人就是欠教訓！ 

 

坐在咖啡廳內，隔著玻璃窗看她在門口和男友破口對罵，湯顯臣微勾起了唇，一

點罪惡感都沒有。 

這是第幾次？他已經數不清了，每次看到她帶著新男友出現，他就覺得非常礙眼。 

敢搶他的人，那就要有心理準備，知難而退也就算了，如果依然笨到繼續和他搶

人，就等著他私底下動手腳吧。 

「真是學不乖的女人……」湯顯臣輕哼了一聲。她還真的以為隨隨便便找個人來

他就肯乖乖挨上一拳？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也絕不允許有人動到他一根寒毛。 

怪也只能怪梅若蓉太容易相信他的話了，兩人認識那麼久，她還不清楚他的個

性，只能算她自己活該。 

雖然聽不到廳外的兩人在說什麼，不過看情況這個男的已經被淘汰出局了。他心

情大好的繼續喝茶，等著梅若蓉在懊惱完之後回來找他。 

果不其然，沒過多久女人便回來了，只不過帶著滿身的怒火。 

「怎麼？不追過去？」 

她憤怒的坐回位子上，「分了，這樣你高興了吧？」 

「這麼簡單就分了？看來他真的是不夠愛妳。」 

「夠了，別老用這句話堵我，要不是每次你都刻意刁難，事情怎麼會變成這個樣



子？」 

「這不是刁難，是試驗，只可惜……至今似乎沒有人能通過試驗。」 

「依你這種出招的狠勁，我懷疑有誰受得了。」 

頭一、兩次他的招式還很溫和，不過那也是因為她的男朋友並不強勢，所以她才

會以為真的是自己男朋友的問題，然而到後來他見招拆招的功力越來越強，常常

沒說幾句話男友就徹底敗陣，而他只需要動個嘴巴，就可以殺得對方遍體鱗傷，

還不需要見到一滴血。 

這個湯顯臣，真不是普通的狠角色！ 

然而他可不覺得自己有錯，「我不覺得我狠，況且這是在保護妳。」 

梅若蓉雙眉緊蹙，非常不甘，「你當我是三歲小孩？」 

「我當妳是愛情笨蛋。」 

她帶來的男朋友中哪個是她真正愛的？前幾個或許真的有彼此相愛的感覺，但越

到後面她越是意氣用事，根本就把戀愛當兒戲。 

「你……」 

明知道他就是這麼毒的人，但梅若蓉還是氣得想伸手掐死他，「算了，我罵不過

你這個毒舌派傳人。」 

「我也快拿妳這個遲鈍派玉女沒辦法了。」 

「什麼意思？」 

「看吧，遲鈍。」 

「湯顯臣，你話給我說清楚點！」 

他才不想解答她的疑惑，反而將話題轉到另一邊，「剛分手，難道妳一點都不傷

心？」 

「傷心個屁！」她只想砍人！ 

他突然擰起了眉，「女人家最好少說粗話。」 

「你不喜歡可以不要聽。」 

算了，他懶得和她在這種事上抬槓。「真的一點都不傷心？那分了也好，省得浪

費對方的時間。」 

這是怎麼回事，他可憐的居然是她前男友？「什麼浪費對方的時間？是他浪費我

的時間好不好？」 

「真的？那妳放了多少心去愛他？」 

「這……」 

瞧著他像能洞悉一切的眼神，梅若蓉挫敗的垮下雙肩，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是呀，她一點都不傷心，只是感到生氣。這對她的前男友來說很不公平，原來

她……根本就只是想利用他而已。 

然而湯顯臣是早就看清了這一點才故意搞破壞，還是他根本不管那人愛不愛她，

只要她敢帶人來，他就一定破壞到底？ 

心中有種空洞的茫然。六年過去，她到底做了些什麼？只是讓他看了一次又一次

的笑話而已嗎？ 



她的沮喪落寞湯顯臣都看在眼裡，卻選擇沉默不加理會。他一直在等她看清事

實，也看清楚他。 

「對了，我媽一直希望妳能來『京威』工作，別再窩在外面的小公司了。」 

聞言，梅若蓉立刻一臉嫌惡，「在外面的小公司有什麼不好？自由又自在，我才

不想踏入自家人的勢力範圍內工作，那只會讓我感到綁手綁腳而已。」 

「可是兩家女王已經說好，下個月月初就把妳叫回京威，說什麼肥水不要落外人

田，自家人當然要在自家的地盤工作才好。」 

那這不就表示，她一點反駁的餘地都沒有，因為什麼事情都是那兩位女王說了就

算呀！ 

「不行，要我進京威也不是沒得商量，但要做什麼，得由我自己決定。」她可不

想再處處受那兩位女王擺佈了。 

他無所謂的聳聳肩，「只要妳能說服妳家女王，就算要當京威內的掃地清潔工，

我也無話可說。」 

不理會他刻意的挖苦，梅若蓉突然漾起一抹笑花，笑得可是詭異，「你放心，我

絕對會挑一個最『亮麗』的職位來做做。」 

「亮麗？」湯顯臣暗暗挑了挑眉。她想搞什麼鬼？ 

「是呀，如果把你們京威弄得天下大亂，可千萬別怪我，是你們自己要我去那邊

上班的哦。」她冷笑幾聲，已經想到要怎樣在京威裡找樂趣，然而娛樂之餘，她

也沒忘記革命大業還是得繼續。 

第 2 章 

一道人事命令發佈下來，京威內的三個部門總經理祕書馬上玩起大風吹，換人做

做看。 

京威集團是以經營電視台起家的，在有線頻道市場內的影響勢力不容小覷，是個

可怕的狠角色，並以電視台為基礎，往外發展附屬公司。 

因為事業越做越龐大的關係，電視台內分成了三大部門，即戲劇部、節目部、新

聞部，而每個部門都有一位總經理坐鎮。 

上班時間一到，節目部總經理耿維廉推開辦公室大門，就見到一個陌生女人的背

影，她正在幫窗戶邊的植物澆水，看起來心情很好，還在哼著歌曲。 

他的雙眉忍不住微微蹙起。奇怪，他原本那位祕書呢？ 

聽到開門的聲音，那女人馬上放下澆花器，嫵媚的轉身，「廉總，早呀。」 

「梅若蓉？」 

耿維廉嚇了一跳。還以為是誰，原來是她呀，他馬上揚起溫和的笑臉，「顯臣他

的辦公室在樓上，妳應該去樓上找他才對。」 

她故意嘟起嘴，「我為什麼要找他？」 

「妳來京威不是要找他？」 

「不是，我是來上班的。」 

「來上班？那妳應該去妳該去的……」 

頓時之間，他突然覺得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再瞧了一眼梅若蓉笑意盎然的表



情，總覺得……自己似乎大難臨頭了。 

「是呀，我是該去我要上班的部門才對，所以……」她好心的公佈答案，「廉總，

從今天開始我就是你的新祕書，梅若蓉，請多多指教。」 

這……這是惡夢嗎？ 

他不敢置信的問：「人事命令呢？我怎麼都不知道自己的祕書被換掉了？」 

「人事命令在這。」 

梅若蓉揚揚手中的紙張，「廉總，你可是除了人事室外第一個看到這人事命令的

人呢，正式的通知今天才會發到各部門。」 

「今天才會發到各部門？人事室到底在搞什麼鬼，這不是事先就該通知的事情

嗎？」 

況且被換祕書的人是他，他應該更早知道吧？ 

只見她俏皮的眨了眨眼，「是我特地請人事室今天再發的，好給大家一個驚喜。」 

是好殺得大家一個措手不及吧？耿維廉認命的嘆了口氣，繼續邁開步伐走向自己

的辦公桌。 

「若蓉，別以為妳家是公司的大股東之一，就可以這樣濫用特權。」 

「至少我不是濫用特權把你給換掉，你該慶幸了。」 

「……」她要是真這麼容易就能把他給換掉，他的頭就給她！ 

「我還真是搞不懂妳，什麼職位不要，為什麼要來搶我祕書的位置？」 

他的前任祕書明明認真乖巧又懂事，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幫手，沒想到卻被這樣莫

名其妙給換掉，真是讓人苦悶到了極點呀。 

梅若蓉來到辦公桌前，手肘撐著桌面，故意讓自己彎下身來，笑得可邪魅了。 

「廉總，我可是為了你才要了這個祕書的工作哦。」 

他拿起一份急件馬上翻開，沒注意到她在搞什麼鬼，「為了我？」 

「是呀，我想如果是你，絕對不會怕湯顯臣那個陰險的傢伙。」 

「我怕他幹麼？」 

他又沒招惹到那個傢伙，又何必害怕？ 

「是呀，我也不懂之前那些廢物到底在怕他些什麼，他也只不過是愛在口頭上耍

狠而已呀。」 

「是嗎？」他記得有必要的時候，顯臣也會來陰的說。 

「是呀，後來我想那是因為他們都不了解湯顯臣這個小人，如果是認識他的人的

話，根本就不會怕被他威脅。」 

「他的威脅通常都是真的。」只不過大部分的人在他威脅成真之前就會打退堂

鼓，才會出現他只愛在口頭上耍狠的假象。 

「真的？」梅若蓉不以為然的搖頭，「他的話狠歸狠、毒歸毒，但我可沒看過他

對我的威脅哪一次真的實現過。」 

「那是因為妳叫梅若蓉。」 

「這跟我叫啥有什麼關係？不管我叫梅若圈還是梅若叉，我就不相信他敢動我。」 

「看來妳很清楚他對妳的態度嘛，那又怎麼總是……」 



耿維廉終於放下文件正眼看她，然而卻在下一瞬間被她刻意彎身顯露的胸前春光

給完全拉偏了注意力。 

真是該死，他就知道這個女人不懷好意！ 

他趕緊再拿另一份急件轉移注意力，眉頭越蹙越緊，「對了，話說回來，妳就直

接挑明想幹什麼吧。」 

「我還沒試過辦公室戀情，似乎很有趣，也很刺激。」 

「想玩辦公室戀情，在妳原來的公司玩就可以了，何必跑來京威呢？」 

「這邊才有我想要的目標呀。」 

他怎麼覺得，自己的頭似乎隱隱作痛了起來？「我不懂妳的意思。」 

「俗話說得好，『近水樓台先得月』，你覺得呢？」 

不會吧？「妳的意思是……妳這次的目標是……」 

「是你。」 

「哎呀呀，差點忘了今天一早就有個會要開！」 

他假裝沒聽到最後一句話，趕緊走出辦公室逃命去，「梅祕書，桌上的公文幫我

整理整理，該送的就送，我去開會了。」 

她和顯臣之間的約定他是聽過，但也不關自己的事，沒想到現在戰火竟然蔓延到

京威內部，而他還是下一個倒楣鬼？ 

真是糟糕到了極點，他不懂自己到底哪裡惹到她了，居然被她給拉下水！他好怕

自己最後死無葬身之地呀…… 

瞧耿維廉離開像在逃跑一樣，梅若蓉只覺得好笑。他還是及早認命吧，別以為能

逃過她的五指山，他的淪陷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不急，她可以慢慢來，哈！ 

「嗯……既然都來當祕書了，那也該盡些本份，工作吧。」 

動手開始整理起桌上的檔案，翻一翻就看到一份今天早上要用的開會資料，大概

是只顧著逃命吧，耿維廉連開會資料都忘了帶過去。 

「哦哦，這個大意的傢伙，還要我幫他送去。」 

拿了資料，她就往會議室走，只是半路上正好遇到也要來開會的湯顯臣，頓時心

情大好。 

「湯總，真是巧呢，你也來開會？」 

戲劇部總經理湯顯臣頓下了腳步，原本沒什麼表情的臉突然抽搐了一下，像是受

到什麼震撼一樣。 

能瞧到他這種撲克臉外的表情，她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早安，我是新來的小祕書，梅若蓉。」 

「祕書？哪個部門的？」 

「節目部。」 

「是妳要求的？」 

「是呀。」 

湯顯臣馬上看穿了她的心思。這次的目標是維廉？那個傢伙最好小心點，別以為

他們倆是朋友他就會手下留情。 



「對了湯總，你覺得我今天穿這樣，有沒有很『亮麗』呀？」 

她身上穿的是兩件式淡粉色套裝，配上白色蕾絲邊襯衫，雖然看起來只是很普通

的打扮，但穿在她身上就是散發出一股不一樣的惑人風采。 

她很會打扮，巧妙的利用自己天生的本錢來吸引人，他太清楚了，然而就是因為

清楚，更是感到非常不是滋味。 

她到底是要來上班，還是只是單純來勾引男人，順便向他當面宣戰的？ 

「湯總，到底覺得怎樣，我一直很期待你的評語呢。」 

死皺著眉，他好不容易才悶聲出口，「領口太低，裙子太短了。」 

「真的？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呢，有達到就好，呵。」 

難得看到他面有菜色，一臉嘔氣的模樣，梅若蓉感到非常爽快，嫵媚的對他眨了

眨眼便邁開步伐勝利離去。 

「我該去幫廉總送資料了，拜拜嘍。」 

哇哈哈！她在內心暗自狂笑。進來京威的第一戰果然是大獲全勝呀，她就不信氣

不到他，這次也該讓他嚐嚐苦頭了。 

瞧著那道勝利的背影，湯顯臣不由得緊握雙拳、咬緊下唇，眼神寒冷到足以冰凍

一干不相關的無辜人等。 

或許讓她進京威來根本就是一項錯誤的決定，她在外面愛勾引誰，只要他沒瞧見

也就算了，但她如果真敢在他面前上演挑逗戲碼，那他絕對無法忍受！ 

該死！他現在只想挖掉某人的一雙眼睛！ 

 

耿維廉不斷自問自己最近到底犯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要不然怎麼得接受這樣的

磨難呢？ 

自從梅若蓉當了他的祕書之後，他每天都過得戰戰兢兢，生怕一個動作不小心就

惹惱樓上的湯顯臣，因此他每次和梅若蓉說話都至少隔了三大步，讓其他人看得

啼笑皆非，不懂他這個節目部總經理是怎麼當的，居然會怕自己的祕書。 

是他們不懂呀，就算梅若蓉表面上只是個祕書，但私底下她可不是可以招惹的人

物，光她背後的靠山就夠他瞧了。 

然後，現在又加上一個殺人不眨眼，幾乎六親不認的湯大爺。 

除了說話保持三大步距離外，她真正讓人招架不住的是那有意無意的勾引，常常

逼得他藉故逃離辦公室，以免讓其他人逮到機會開始大傳八卦，若是傳著傳著傳

到顯臣耳中，那他就死定了。 

唉唉唉，夾在他們倆之間，他還真難做人呀！ 

他真的不懂他們兩個，這樣針鋒相對到底是為了什麼，明明從小就認識彼此，原

本還相處得頗融洽的…… 

寧靜的辦公室內，此時卻出現了手機的聲響，耿維廉納悶的微皺起眉，一拿出手

機，頓時一股寒意竄上心頭。 

「唉……」輕嘆了口氣，該來的總是要來，只是時間早晚而已，說實話，他還頗

訝異那男人會忍了這麼多天才開始有所行動。 



「喂。」是湯顯臣，故意不打內線電話，直接避過梅若蓉找上他了。 

「維廉，我先提醒你一聲，別隨便招惹她。」 

語氣像是平靜無波的湖面一樣，但湖底下卻是暗潮洶湧，耿維廉很明白他的招

式，這叫先禮後兵。 

「感謝提醒，她那朵帶毒的曼陀羅花我可招惹不起。」話說回來，現在到底是誰

招惹誰，明明被招惹的人是他呀。 

「她想胡鬧你可別隨著她起舞，如果你不想遭殃的話。」 

「那是當然，我很有自知之明，也很懂得明哲保身之道，我還沒娶老婆，還有大

好的人生想過，所以不會這麼早自找死路。」 

「你能有這種自知之明，那是最好。」話語中的威脅感少了幾許，算是暫時相信

他了。 

耿維廉無奈的輕揉太陽穴。聽好友這霸道的口氣，他需不需要喊個謝主隆恩？「不

過顯臣，我還真是搞不懂你們倆，這樣一鬥鬥六年，有趣嗎？」 

「是她自己執迷不悟還遲鈍得可以，我也不想。」 

喂，這明明就是賭氣呀！ 

「她遲鈍，難道你就不能主動讓她明白你的心意嗎？你明明對她有感覺的，不是

嗎？」 

顯臣對她這麼強的佔有慾，誰看不出來誰是瞎子，不過梅若蓉例外，因為她是當

局者迷。 

「就算告訴了她，又有什麼用？」 

依她的個性，一定會大大恥笑他一番，然後繼續尋找她所認為的真命天子，只為

了在他臉上揍下一拳。 

她如果對他沒有感情，他說再多也是枉然，倒不如就這樣僵著。 

那年兩家在餐廳立下約定的情形他可是記憶猶新，梅若蓉那一臉避他唯恐不及的

模樣讓他非常不甘，所以才定下了這個故意整她的約定。 

他不想放開她，既然放不了手，只好讓兩人繼續維持這種可笑的狀況。 

湯顯臣無奈的暗暗嘆了口氣，他有時也會覺得非常沒力，「總而言之，我和她的

事你別插手，也別攪局。」 

「我知道，我會盡量閃遠一……」 

「廉總！」 

好死不死，梅若蓉突然挑在這個時候打開辦公室的門，一臉期待的衝到辦公桌

前。「中午了，我們倆一起去吃午餐，怎樣？」 

「耿維廉，你敢」湯顯臣的威脅馬上脫口而出。 

他大翻白眼，「冤枉呀，大人。」 

「維廉，你在和誰講電話？」梅若蓉雙眼微瞇，不容許有其他女人來搶她的目標。 

「普通朋友。」 

「嗯哼，她居然直接叫你維廉，聽起來還滿親密的嘛。」某人已經開始狠狠咬牙

了。 



耿維廉很想乾脆一昏了之。媽呀，這是什麼情況？「稍安勿躁、稍安勿躁，顯臣

你……」 

「是湯顯臣？」梅若蓉原本的笑容馬上褪下，賭氣的伸出手，「我要聽！」 

湯顯臣當然也不甘示弱，「讓她聽。」 

「唉……」 

耿維廉還能說什麼呢？只好乖乖貢獻出自己的手機了。 

一拿到手機，梅若蓉也不多說廢話，直接切入重點，「沒想到你這次一剛開始就

想搞破壞了？這麼怕耿維廉變成我的男朋友？」 

「妳又還沒釣上他，又哪裡來的開始？況且我就不能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誰都知道你居心叵測。」 

「妳也一樣。」 

「我……」被人給回堵一句，她真是氣死了，「總而言之，我就是不准你來搞破

壞！」 

這不叫賭氣叫什麼？一旁的耿維廉連連搖頭，拿他們倆沒辦法。 

湯顯臣不屑的哼笑一聲，「不需要我搞破壞，妳也不會得手的。」 

「哼，你等著看吧，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真的？他剛才還形容妳是朵帶毒的曼陀羅花，他可不敢招惹。」 

「什麼？」 

梅若蓉瞪了一眼上司，只見他拿著公文避得老遠。 

他們小倆口吵架，可別拖著他一起下水。 

「我不信，一定是你威脅他，他才不得不說出這種話！」 

「要不，妳自己問他，如果妳想自取其辱的話。」 

「你……」 

「時間到了，我要去吃午餐，妳要一起走嗎？」 

「鬼才和你一起走！」 

她憤而掛斷手機，只差沒把手機摔到地上而已，一旁的耿維廉一直擔心自己的手

機就會這樣報銷，不過她看起來還算自制，只是死命的掐著手機，沒真的痛下殺

手。 

好不容易控制自己的心情，讓憤怒的情緒平撫不少後，梅若蓉才僵著笑容將手機

還給耿維廉。 

「廉總，謝謝你的手機。」 

「不……不客氣。」 

「對了。」 

在他收回手機的同時，梅若蓉笑容一冷，涼聲開口，「我真的是朵帶毒的曼陀羅

花？」 

「嗄？」 

那個該死的湯顯臣，竟然這樣出賣他！ 

 



「氣死了，真是氣死人了！」 

坐在百貨公司附設的下午茶店內，梅若蓉從一進來就拚命數落某個臭男人的不

是，聽得坐在她對面的梁郁秋哈欠連連，只恨自己不是聾子。 

「郁秋，妳評評理，他這樣講是不是很過份？」 

「是是是，的確是過份。」但她似乎也沒好到哪去。 

梁郁秋是梅若蓉大學同班同學，也是感情深厚的好朋友，更是她專屬的垃圾桶，

每次她一吐苦水，絕對三句不離湯顯臣。 

梁郁秋真的不懂，每次都是好友先開戰端，故意招惹湯顯臣的呀，他會有所反擊

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若蓉，既然妳一直找不到真命天子，那乾脆嫁他就算了呀，何必這樣自討苦吃、

自找氣受？」 

「我為什麼要嫁他？」她不屑的哼了一聲，「諒他也不想娶我，只想破壞我的姻

緣而已。」 

「為什麼這麼說？」 

「那是因為妳沒看到兩家在訂婚約時，他那個欠扁的嘴臉。」 

梅若蓉刻意拿起咖啡杯，學湯顯臣那淡漠的表情，「『我嘔什麼？對我來說沒有差

別』。他居然這樣回我，妳說氣不氣人？」 

梁郁秋微皺起了眉，「那妳前面一句問什麼，他才答出這種話？」 

「湯顯臣，你莫名其妙多出一個未婚妻來了，難道你都不嘔嗎？」她毫不猶豫的

倒背如流。 

梁郁秋暗暗感到佩服，六年前的事她還記得這麼清楚，可見得她的怨念有多麼深

厚。 

「若蓉，可是……他這句話有很多種解讀法耶。」 

解讀法之一：他誰都不愛，娶誰當老婆對他來說都沒差，所以就算老婆是若蓉，

他嘔什麼？ 

解讀法之二：剛好他就是想娶若蓉當老婆，這下兩家家長順手幫他們倆送作堆，

他嘔什麼？ 

解讀法之三：他是同性戀，早已在外有戀人，又不打算讓家人知道他的真正性向，

剛好家人塞個未婚妻給他，可以當障眼法，他嘔什麼？ 

諸如此類，還有很多種解釋，湯顯臣的話說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若蓉又怎麼

能肯定他一定不喜歡她呢？ 

聽了好友的說法，梅若蓉還是寧願拚命往死胡同裡鑽，「我就是覺得他不想娶我。」 

「為什麼？妳憑著哪點能確定？」 

「這……」 

她這這這了老半天，最後乾脆喝咖啡裝傻，想要蒙混過去。 

「唉……」每次問到這種問題，她就開始逃避，梁郁秋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了，「若蓉，妳真的很像縮頭烏龜耶。」 

「我哪裡像了？」她還是死不認錯。 



「全部都像，我看你們鬥了六年，真的有一種很深的感觸，他不是不喜歡妳，只

是妳一直在耍任性，他乾脆就由著妳耍，等著看妳什麼時候才會厭煩而已。」 

聞者臉色一陣青一陣白，還是不想承認。 

「還有，他很縱容妳呀，難道妳不覺得嗎？」 

「一點都不覺得。」 

「他雖然總是板著一張臉沒什麼表情，但他很關心妳的，妳看不出來嗎？」 

「看不出來。」 

「他如果真的不想和妳有任何牽扯，早在六年前他就會有所行動的，妳以為依他

的個性，真這麼容易被他家女王乖乖牽著鼻子走？」 

她不滿的反駁，「我就被我家女王乖乖牽著鼻子走了。」 

「那是妳道行不夠高，他那個早已成精的心機鬼妳哪比得上？」 

「……梁郁秋，妳什麼時候被他給收買了，我怎麼都不知道？」 

「我只是說出我這六年來的觀察心得而已。」 

梅若蓉困惑的皺起眉。真的是這樣子嗎？ 

她不知道，因為她從一開始就沒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也不能這樣說，至少六

年前那場聚會之前，她和湯顯臣還算是相處融洽的。 

對，就是那場莫名其妙的聚會，讓他們之間瞬間變了調，她急著想要擺脫兩家女

王雞婆幫他們訂下的婚約，因此一頭栽入革命大業，與湯顯臣之間的相處也越來

越火爆，越來越詭異。 

這樣說來……在那場聚會之前，她對他……到底是什麼感覺？ 

正當她還想努力把記憶拉回比六年前還要更前面的時間時，梁郁秋突然拚命搖晃

她的肩膀，徹底打散她的回憶。 

「若蓉妳看，那不是湯顯臣嗎？」 

隨著好友的指示，她在手扶梯前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然而之所以讓郁秋這麼訝

異的原因，是因為他身旁還站著一個風情萬種的女人。 

一股酸氣突然襲上心頭，讓梅若蓉非常不舒服。 

「若蓉，那女人是誰？」 

「這間百貨公司董事長的掌上明珠，夏馨。」 

 


